
我在区安监局工作已经有 10
多年了，在工作期间，没少跟老板
们打交道。近日接到某外资企业
安 全 员 小 王 打 来 邀 请 吃 饭 的 电
话，“浦科长，什么时候让我们公
司把客请了啊？您可得给我们一
个表现的机会啊！”我回复道：“这
都是我们应该做的，就不用客气
了，安全是第一位的，企业今后在
安全生产方面有什么疑虑可以随
时给我打电话。”

说起外资企业安全员小王邀
请吃饭这事，还得从该企业 6 月
18 日的一起火灾事故说起。那天
14 时多，某外资企业安全员小王
打电话报告，该企业发生液化气
泄漏及火灾事故，但火已被扑灭。

我带领执法队员立即赶往现
场。经过现场勘查和询问，我了
解到，该起事故是由一名新员工

在更换输气管时，把减压阀给卸
下来了。在较大气压作用下，一
根橡皮管被吹脱落，造成液化气
泄漏，遇到旁边炉子里的明火后
燃烧。幸好旁边几名职工及时发
现，立即关闭了液化气阀门。

如果泄漏的液化气没被明火
引 燃 ，那 这起事故后果将不堪设
想。我当即责令该车间停产整顿，
并当场开具了隐患整改指令书。在
我们离开时，该公司总经理一再挽
留我们吃饭，被我一口回绝。

刚回到局里，我的主管领导
徐局长的电话就响了，是某局的
王局长打来的，说晚上要请我们
徐局长吃饭。王局长是该外资企
业的联络员。不用说，这顿饭准
是奔着外资企业复工来的。徐局
长谢绝了王局长的邀请，承诺只
要 该 企 业 按 照 要 求 完 成 隐 患 整
改，验收合格即可复工。

第二天下午，该企业就在车

间加装了 12 个可燃气体报警仪，
还购买了 4 个便携式可燃气体报
警仪，张贴了安全警示标志和安
全操作规程，明确了液化气专职
管理人员职责，对所有员工进行
了燃气安全教育。

当天 16 时，开发区安监局接
到该企业的复工申请，于是我邀
请 2 名燃气专家一同前往。验收
组经过验收一致确认，该企业隐
患整改到位，同意其复工申请，该
企业夜班可以进行正常生产。

忙完验收工作，已近吃饭时
间，企业老总热情地挽留我们吃
饭 ，又 被 大 家 婉 言 谢 绝 。 4 个 月
后，小王又打来电话。原来，企业
安全标准化工作进入申请验收环
节，相关扫尾工作想请开发区安
监局帮助把关。

小 王 还 以 略 带 责 备 的 口 吻
说：“上次预定的酒席，财务部门
已向定点酒店拨付了相关费用。

这笔费用酒店又不退，不能一直
挂在账上啊。咱们不能浪费啊！”

两 天 后 ，我 又 邀 请 3 名 专 家
一起对该企业标准化创建工作进
行了验收前核查。核查组认为，
该企业已经基本具备了三级安全
标准化验收的条件，准备第二天
帮其递交验收申请材料。

在公司会议室里，企业总经
理微笑着说：“我们企业所有整改
项目都完成了整改。现在我们总
可以一起吃饭了吧！”

“这是我们的工作，吃饭就不
必了，企业把安全工作抓紧了，才
能经营得越来越大，这才是我们
想看到的。”

企业老总说：“为了我们企业
的安全，这段时间你们真是辛苦
了，想请你们吃顿饭表达一下谢
意，你们都不肯。以后我们一定
会更加注重安全生产工作，少让
你们费心。”

法治文化8 星期四

2016年 10月 27日

责编：刁军杰

邮箱：hf87801173@126.com

我要说 家的味道
□ 青衫

晚秋柿子红

安全是第一位的
□ 刘青

夏 战 酷 暑 、冬 战 严 寒 、
起 早 贪 黑 …… 环 卫 工 人 用
双 手 换 来 城 市 的 洁 净 和 美
丽 ，被 人 们 赞 誉 为“ 城 市 美
容师”。10 月 26 日是石家庄
市 第 六 个 环 卫 工 人 节 。 环
卫工人节的到来，再次提醒
人 们 应 给 予“ 城 市 美 容 师 ”
更多关注，从不乱丢垃圾开
始，尊重他们的劳动成果。

昨 天 ，环 卫 工 刘 大 哥
说：“我今年 50 多岁了，再干
几年就干不动了。我们环卫
工人是全年 365 天都在路上
值守，每天凌晨 3 点准时从
家里出来，一直干到晚上 6

点，全年基本没有休息的时
候。天气越是不好，我们就
越起得早，这不，前几天石家
庄下雨，我们凌晨 3 点就穿
上雨披清扫路面上的积水，
疏通下水管道……”

环 境 卫 生 是 城 市 文 明
的窗口和名片，环卫工人是
扮 靓 城 市 的“ 美 容 师 ”。 他
们 以“ 宁 愿 一 人 脏 ，换 来 万
家 洁 ”的 敬 业 精 神 ，在 平 凡
的岗位上默默奉献，为创造
清 洁 、舒 适 、优 美 的 城 市 生
活 环 境 ，付 出 了 辛 勤 的 汗
水。在此，也希望大家在今
后的生活中，都能不乱扔垃
圾 ，爱 护 环 境 ，尊 重 环 卫 工
人们的劳动成果。

妻 子 买 回 来 一 篮 柿 子 ，
个 个 玲 珑 得 像 小 灯 笼 ，惹 人
喜爱。使我不由得想起了家
乡的柿子，寒露一过，家乡的
柿 子 红 了 ，叶 子 已 被 秋 风 带
走，光秃秃的枝干上挂满了红
艳艳的柿子，格外引人注目。
乡村沉浸在无边的秋色中。

柿 子 树 是 一 种 平 常 的
树 ，乡 下 房 前 屋 后 ，随 处 可
见 。 它 既 受 得 了 干 旱 考 验 ，
也能在贫瘠的土地上迅速生
长。其冠伟岸，其皮黝黑，气
势 昂 扬 ，像 极 了 那 些 淳 朴 的
乡民。

春 末 夏 初 ，柿 子 花 星 星
般 地 开 满 枝 头 ，散 发 出 淡 淡
的 香 味 。 没 过 几 天 ，花 儿 开
始 飘 落 ，结 出 了 一 个 个 青 涩
的小柿子。待到秋后凉风一
吹，落叶满地，柿子便无阻隔
地 显 现 出 来 ，像 一 串 串 糖 葫
芦 ，红 艳 似 火 ，沐 浴 在 秋 阳
里，让人垂涎。

小 时 候 物 质 条 件 匮 乏 ，
柿 子 才 长 到 苹 果 般 大 小 ，就
成 了 我 觊 觎 的 目 标 ，此 时 的
柿子味道很涩，难以下咽，但
这 难 不 住 馋 嘴 的 我 ，将 偷 摘
来 的 柿 子 埋 在 稻 田 里 ，留 个
记号，约一个星期左右，从泥
巴 里 取 出 柿 子 ，柿 子 就 变 得
又脆又甜了。

深秋是一位神秘的魔术
师，把天变蓝，把风变瘦，金

黄 和 火 红 是 故 乡 的 主 色 调 ，
大 地 正 在 温 情 地 燃 烧 。 此
时，柿子才真正成熟了，摘一
个 熟 透 的 拿 在 手 上 ，薄 薄 的
一 层 皮 几 乎 是 吹 弹 可 破 ，轻
轻 咬 一 小 口 ，放 在 嘴 边 美 美
地 一 吸 ，一 股 清 凉 的 汁 液 便
流 进 嘴 里 ，甜 丝 丝 的 感 觉 也
随 之 在 味 蕾 上 绽 开 ，那 香 甜
滑 嫩 的 感 觉 ，充 盈 了 身 体 的
每条神经。

寒露过后，秋霜染树，正
是 摘 柿 子 的 好 时 候 。 每 年 ，
母亲总不忘在树下叮嘱：“留
几个柿子看树吧。”其实母亲
是 想 给 麻 雀 、灰 喜 鹊 留 下 几
个 ，做 过 冬 的 口 粮 。 长 大 后
我 才 明 白 ，这 其 实 也 蕴 含 着
做 人 的 道 理 ，给 别 人 留 有 余
地 ，其 实 就 是 给 自 己 留 下 了
生机和希望。

摘 下 来 的 柿 子 ，母 亲 除
了拿一些卖了换些零钱补贴
家 用 ，剩 下 的 柿 子 则 做 成 了
柿 饼 子 ，好 让 我 们 长 时 间 享
受 。 她 将 柿 子 一 个 个 削 皮 ，
用 细 麻 绳 串 起 来 挂 在 屋 檐
下 ，整 个 屋 子 就 一 下 子 亮 堂
温暖了起来。柿子经过长时
间 的 冷 风 吹 、严 霜 打 、阳 光
晒，成了一个个挂着白霜，外
干内润的柿饼子，咬一口，肉
肉的，甜得粘嘴巴。

时 光 流 转 ，又 是 一 年 深
秋时，家乡的柿子又红了，它
那 特 有 的 馥 郁 芳 香 ，已 成 为
我最温馨的回忆。

随着年龄的增长和岁月
的 流 逝 ，对 家 越 来 越 依 恋 。
认 识 到 家 是 漂 泊 后 的 归 处 ，
是 心 灵 的 港 湾 ，是 歇 心 的 驿
站，是亲情的纽带，同时它也
承 载 着 责 任 、重 担 和 传 承 。
家 人 之 间 彼 此 真 诚 相 对 ，温
柔 以 待 ，在 慢 慢 偕 老 的 过 程
里 ，努 力 让 生 活 一 点 点 变 得
美好。

每个人的家都有不同的
味道，或许是父亲的严厉，母
亲 的 微 笑 ，奶 奶 的 慈 祥 。 对
于 我 来 说 ，家 的 味 道 是 父 亲
身 上 的 汗 味 儿 ，母 亲 做 出 的
美食，奶奶亲手缝制的衣衫、
布鞋。

那 时 候 生 活 清 苦 ，家 务
活 儿 甚 多 ，父 亲 下 班 后 第 一
个任务就是和煤。一锹黄土
一锹煤，和成泥，做饭烧水。
留 给 父 亲 的 都 是 力 气 活 儿 ，
父 亲 手 臂 上 青 筋 凸 起 ，挥 舞
着那把大铁锹，不一会，一大
坨煤泥就和好了。母亲和奶
奶，忙碌着饭菜，我知道不会
有 什 么 好 吃 的 ，平 平 常 常 的
蔬 菜 和 粗 粮 而 已 ，但 是 母 亲
总 能 变 化 出 百 种 吃 法 ，所 以
虽 然 是 粗 茶 淡 饭 ，时 常 也 会
有意想不到的惊喜。

奶 奶 是 个“ 讲 究 ”的 人 ，
对 于 吃 什 么 无 所 谓 ，但 是 穿
什 么 ，却 是 整 齐 之 外 还 要 美
观 。 于 是 我 的 衣 衫 ，不 是 兜
上 绣 了 一 个 可 爱 的 猫 咪 ，就

是 裤 脚 镶 了 一 圈 花 边 儿 ，在
那 个 时 代 ，也 算 是 顶 尖 的 时
尚打扮了。

家 是 一 个 小 小 的 院 落 ，
低矮的瓦房，前院种花，后院
种 菜 。 窗 前 的 槐 树 ，香 气 妩
媚 了 个 春 季 ，就 连 家 里 那 只
虎 皮 斑 纹 的 大 猫 ，都 知 道 在
槐 树 下 假 寐 ，是 多 么 惬 意 的
事 。 槐 花 谢 了 ，捡 拾 起 滚 落
的 花 瓣 儿 入 了 馅 ，母 亲 的 槐
花 包 子 绝 对 是 人 间 美 味 ，又
香 又 甜 ，至 今 想 起 来 还 感 觉
唇齿留香。

根 植 于 灵 魂 深 处 的 家 ，
留 下 了 一 份 份 难 以 忘 怀 的
暖 ，我 在 它 的 怀 里 一 住 就 是
十 八 年 。 任 时 代 如 何 飞 跃 ，
岁 月 如 何 匆 匆 ，家 的 印 象 都
不 会 因 时 光 流 逝 而 模 糊 ，也
不会因现实变迁而淡忘。在
外 求 学 工 作 的 这 些 年 ，她 常
常 出 现 在 我 的 梦 里 ，依 旧 是
暖炉升烟，依旧是槐香飘荡。

即 使 我 成 家 了 ，有 了 心
爱 的 人 陪 伴，但是依然觉得
有父母在的地方才是真正的
家，“回家”是我最喜欢的词。
回到老屋，感觉家的厚重与踏
实。暖暖的土炕，母亲张罗出
一桌熟悉的饭菜，为我们铺好
床，又为我们准备好回程带的
土特产。

累 了 ，倦 了 ，烦 了 ，或 者
只是单纯地想母亲的饭菜香
了 ，最 先 想 到 的 就 是 回 家 。
在这里靠一靠，歇一歇，想一
想，一切就都有了答案似的。

□ 乔兆军

长镜头

城市美容师
□ 文/图 本报记者 刁军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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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清扫树叶。②忙碌。
③累并快乐着。④在路上值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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